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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研究演化路径与热点领域分析

柯　 平　 宫　 平

摘　 要　 数字人文是计算机学科和人文学科交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由计算人文和人文计算领域发展而来。 本

文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集为来源，运用文献计量方法，结合可视化分析工具，对数字人文研究文献进行统计

分析和内容挖掘，分析数字人文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领域，明确演化路径和发展趋势。 ①数字人文研究的热点领域

有：数字人文的基本理论，技术驱动下的人文学术实践转向，新合作模式引发的人文学术文化变革，以及面向数字

人文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②数字人文研究的内涵更具兼容性，应强调计算转向，考虑重构人文知识的脉络与内

容，构建当代知识系统及认知方式；③图书馆学的理论、方法及实践与数字人文研究形成协同发展趋势；④从技术

应用和数据基础的角度看，图书馆学是数字人文产生的基础学科，也将是数字人文成果的主要应用学科之一。 我

国图书馆界应以融合的视角审视数字人文与图书馆发展的关系，进行数字人文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图 １０。
表 １。 参考文献 ５４。
关键词　 数字人文　 演化路径　 热点领域　 知识图谱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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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 ａ ｍｕｃｈ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０ ｆｉｇｓ． １ ｔａｂ． ５４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０　 引言

２０１４ 年， 美 国 大 学 与 研 究 图 书 馆 协 会

（ＡＣＲＬ）发布的《学术图书馆发展趋势》报告将

数字人文作为学术图书馆发展趋势之一。 所谓

数字人文，是由计算人文（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Ｈｕ⁃
ｍａｎｉｔｉｅｓ）和人文计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领

域发展而来的［１］ 。 对其学科本质的认识一直存

在不同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视之为一个

研究领域，二是视之为一套宽松的实践做法，三
是视之为一种方法论，四是视之为一种通用方

法，五是视之为一个社区，六是视之为一种解决

人文问题的计算工具应用。 对此，一个被广泛

引用的典型解释是：数字人文是针对计算工具

与所有文化产品交叉领域的研究［２］ 。 有的学者

以技术为主线，将数字人文的历史追溯到 １９４９
年，始于语料库检索［３］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的技术革新促使人们开始对文本、文学创

作以及规范知识现状的彻底反思。 ９０ 年代中

期，人文学术研究档案数字化制度形成，并在此

后的十年逐渐巩固。 ２１ 世纪初期，新形式的创

作和数字文本消费共同致力于利用人文项目中

的陈述。 由于新形式的累积采纳与扩散，数字

人文在文献与技术的物质文化中重叠创新［４］ ，
在广度和深度上增强了对人文学科研究内容的

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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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５］ 。
数字人文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涉及学科

范围广泛，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计算机科学

等。 数字人文的出现深刻地影响着人文学术的

研究过程与内容，并自然而然地与以知识组织

为主要功能的图书馆相遇［６］ 。 目前，国外已有

图书馆开始招聘数字人文馆员以支持数字人文

研究，还有图书馆建立数字人文中心，加强与其

他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更好地参与和支持这种

新形式的学术研究［７］ 。 图书馆已经融入到数字

人文的发展浪潮之中，在欧美等国家已有许多

成功案例。 在理论上，也有学者认为图书情报

学与数字人文都是有关信息的科学，需要从学

科内涵、研究对象和认识论等方面识别两个学

科的异同，以厘清两者关系，促进协同发展［８］ 。
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尚未建立数字人文中心或

明确提供数字人文相关服务，在数字人文实践

方面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图书馆如何参与数

字人文的研究与实践，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集为文献来源，
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结合可视化分析工具，对
数字人文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和内容挖掘。
在对数字人文研究的时间分布进行整理和归纳

的基础上，依据知识图谱，深入分析数字人文研

究的前沿和热点领域，明确数字人文研究的演

化路径和发展趋势，有利于我国数字人文研究

与实践紧跟国际前沿，提高研究水平，加快实践

探索，找寻我国图书馆参与数字人文的可行性

路径。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选取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集的 ＳＣＩ—Ｅ
（ １９６５—２０１５ ）、 ＳＳＣＩ （ １９６５—２０１５ ） 及 Ａ＆ＨＣＩ
（１９７５—２０１５）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
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作为检索词，通

过多次试检索，兼顾查全率与查准率，采用逻辑

关系检索式 Ｔ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ＴＳ ＝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 ＯＲ Ｔ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ＮＥＡ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ＴＳ ＝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ＮＥＡＲ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①，尽量保证检索结果能够全面覆盖

数字人文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考虑到 ２０１６
年数据尚不完整，仅检索 ２０１５ 年及以前的数据，
文献类型为 Ａｒｔｉｃｌｅ，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得到检索结果 ３７３ 条，以此作为基础数据。 通

过领域和主题的初始分析，发现数字人文的主要

学科领域集中于文学（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计算机科学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语言学（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历史学 （ Ｈｉｓｔｏｒｙ）、社会学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艺术学（Ａｒｔ）以及文化研究（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
ｉｅｓ）等。 主题分布主要集中在与基础设施建设相

关 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ｅｘ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与应用技术相关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ＧＩＳ、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与人文研究活动相关的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等。

考虑到仅采用“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检索所得结果有一定局限，无法深入

反映数字人文在具体学科中的应用与研究内

容。 因此， 又选取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ｒｔ、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作为检索

词来挖掘数字人文分支领域的研究状况，选取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ｕｒｎ、ＧＩＳ、ｔｅｘｔ ｍｉｎｉｎｇ、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作为检索词以揭示文

本挖掘、可视化等技术在人文学科的具体应用，
选取 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作为检索词探索

数字人文驱动下的人文学科研究实践与学术文

化，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

概貌。 将上述检索词分别采用标题、主题途径

进行检索，经过对检索结果去重、勘误、逐一筛

选等清洗后，得到相关数据 ５８５ 条，用于补充分

析数据，与基础数据共同构成数据分析集合。

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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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法是一种对学科领域研究文献各个

方面和整体进行定量化研究的方法，有助于揭示其

发展规律。 知识图谱能够通过共引分析和共现分

析，以可视化的形式呈现某一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

研究热点、演进历程和发展趋势。 利用 ＳＡＴＩ３．２、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ＩＩＩ 工具对国外数字人文研究论文的时间

分布、学科与主题变迁、研究热点等进行定量统计

与定性分析，尝试以动态清晰、直观形象的方式全

面解读数字人文领域的发展趋势、研究进展、热点

前沿、学科知识结构及其动态演化关系。

２　 数字人文研究的演化分析

演化是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简单形式向

复杂形式渐进发展的过程。 数字人文作为一个

跨学科研究领域，其学术论文数量、学科领域与

研究主题的发展与变化构成了数字人文研究的

演化路径。

２．１　 时间分布

学术论文数量的时序变化是衡量某一研究

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 通过对文献进行全面的

统计，绘制相应的时间分布曲线，能够明晰该领

域所处的发展阶段，预测研究趋势和动态［９］ 。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最早的一篇关于数字人文

的论文为 １９６８ 年发表在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ｉｔｉｅｓ（《计算机与人文科学》）的题名为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ｔａｌｙ（《意大利的人文计算

活动》）的文章，该文主要介绍意大利的人文计

算活动，重点描述了计算语言学的发展历程［１０］ 。
在图书馆学领域出现最早的文章是 １９７７ 年发表

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
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数学中的统计推断与计算

语言学》），该文分析了统计语言学理论与计算

语言学实际问题的关系，提出计算机与信息科

学学者在计算语言学领域具有共同的研究兴

趣，需要更多的跨学科研究［１１］ 。 数字人文研究

论文在近 ３０ 年间虽各年略有波动，但整体仍处

于上升状态。 如图 １ 所示，２００９ 年是数字人文

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之前有关数字人文研究的

论文数量缓慢上升，而之后的论文数量快速增

长。 在图书馆学领域，有关数字人文研究的论

文数量亦呈增长趋势，与数字人文整体研究发

展基本保持一致，但尚未出现快速增长。 由此

可知，图书情报领域对于数字人文的关注度逐

渐增加，其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２０１２ 年之后，图
书馆实践领域开始尝试以多种形式支持并参与

数字人文实践与研究，引发论文数量的小幅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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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数字人文研究论文数量的时间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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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人文研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萌芽阶段（１９６８—２００３ 年），该阶段发文量平稳，
数字人文研究的焦点在大规模的数字化项目以

及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起源于计算语言学的

人文计算倾向于以量化资料进行分析，如利用

数据库来存储或检索、建立语料库等；起步阶段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研究文献缓慢增长，着重在创

造一个生产、策展并与知识互动的环境与工具，
强调数字原生与多样的数字情境，强调质化、诠
释、体验、情感、特性产生，如数字典藏；发展阶

段（２００９ 年以后），２００９ 年在全美人文学科领域

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协会———现代语言协会年会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上，诸多讨论

都是围绕数字人文展开的，这是数字人文学术

地位的一次重要彰显［１２］ 。 此后，数字人文实践

活 动 与 研 究 备 受 关 注， Ｂｅｒｒｙ 称 之 为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ｕｒｎ（计算转向），我国台湾学者郑

宇君将其译为“向运算转”，是指艺术、人文与社

会科学使用运算技术的辅助，转变了它们既有

概念与理论的批判基础，反映在这些领域，就是

越来越重视了解运算取向的重要性，同时开始

越来越多跨学科的合作研究。 数字人文发展阶

段关注的是在软件、编码与数字化平台的影响

下，人文研究对象逐步数字化，在电子化媒介内

部以可计算的形式存在，从而丰富人文学科研

究的方法与手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了解数字

人文就是理解数字化编码（ Ｃｏｄｅ），并以一种丰

富的方式来理解文化，如同数字出版改变了报

纸与图书的发行与流通，这种计算转向将引起

跨越媒体、产业与经济的改变［１３］ 。 数字人文的

持续发展，促使欧美多个学术图书馆设立数字

人文中心，提供数字人文相关服务，并设立专门

的数字人文馆员，还有一些图书馆进行数字人

文项目研究与开发，有关数字人文的理论研究

亦随之出现小高潮。 图书馆学与数字人文的联

系越发紧密。

２．２　 学科领域变化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中的类别是为收录文献标注

的所属学科领域。 以 ＷｏＳ 类别为节点，对样本

数据进行统计，数字人文研究论文分布在 １０２ 个

学科领域之中，呈现跨学科的特点。 论文发表

数量较高的学科领域如图 ２ 所示。 由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中一篇文献可能属于一个学科，也可能

同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科，因此文献数量

最多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的论文，也会同时属于

语言学或是文学领域。 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文
学、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是数字人文研究的主

要阵地，其次是历史学、心理学、工程学、艺术与

人文，在商业与经济、劳资关系及文化研究等领

域也有数字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 由此可见，
数字人文研究的学科范围非常广泛，从传统人

文学科逐渐向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等领

域渗透，凸显较强的学科交叉性。 其中，图书情

报学是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要领域，因其与信息

技术应用及资源数字化等密切相关，是较早与

数字人文产生交叉融合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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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数字人文研究论文学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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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区视图（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是侧重于从时间维度

来表示知识演进的情况，它可以清晰地展示出

节点的更新和相互影响［１４］ 。 通过学科领域共现

时区图（见图 ３），可以了解数字人文研究的学科

领域变迁过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计算机技术与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逐渐渗透并影响学术研

究，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领域开始

尝试使用计算机辅助人文研究，采用形式化的

数学模型来分析、处理自然语言，利用计算机程

序来实现分析和处理的计算语言学崭露头角。
随着人文资料的数字化，可借助计算机手段实

现统计与分析，此时，人文计算（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
ｐｕｔｉｎｇ）作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逐渐成形。 ２１
世纪初期，数字图书馆和大型语料库的发展与

成熟，让人文学者获取和使用资料越来越方便

快捷，并开始越来越频繁和深入地使用各种新

型的数字技术处理人文资料，极大地促进了语

言学、文学、社会学的研究。 人文计算作为一个

独立的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制

度和学术层面来为人文计算活动提供切实的保

障和支撑，都开始受到关注［１５］ 。 ２００９ 年之后，
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给人文研究带来重大变革。
创作电子文本，扫描古籍图书和绘本，使用虚拟

技术复原古建筑模型和历史上的都市，人文研

究的基础从印刷文本向超文本全面转型，人文

知识的创作、传播和共享呈现网络化趋势。 含

义更为丰富的“数字人文”慢慢代替范围较为狭

窄的“人文计算”，以突显其学科范围的扩展和

研究活动的数字化烙印［１６］ 。 数字人文研究快速

从语言学和文学领域向历史、艺术、文化、社会

学等多个领域扩展，并呈现跨学科研究的态势。
在这一进程中，数字原生数据越来越多，如数字

地图、计算机图像、在线网页、虚拟人物等。 它

们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人文研究的对象，也对

数字人文的内涵产生了深刻影响。 目前，数字

人文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已经相当明确，各种数

字人文研究学会和专门的研究中心遍布全球，
很多数字人文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也已经获得

政府和学界的资助与关注。

图 ３　 数字人文研究论文领域共现时区图

２．３　 主题变迁

关键词是表述论文中心内容的实质词汇，
是论文的精髓。 通过对关键词词频与中心性的

统计，能够掌握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主题分布，
发现隐藏在真实关系背后的关系网络，探究研

究主题的成熟度、知识结构等状况［１７］ 。 通过对

０ １８



柯　 平　 宫　 平： 数字人文研究演化路径与热点领域分析
ＫＥ Ｐｉｎｇ ＆ ＧＯＮＧ 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

论文的关键词数量与词频进行统计，共获取关

键词 １ ２３２ 个，其中词频高于 １０ 的关键词如图 ４
所示。 数字人文研究论文中涉及的关键词数量

较大，但是词频高于 １０ 的关键词仅有 １９ 个，说
明该领域涉及的研究主题非常广泛，也是数字

人文跨学科特性的显著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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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数字人文研究论文高频关键词（词频＞１０）

　 　 在高频关键词中，计算语言学、语言学、数字艺

术、数字史学、语料库语言学、文献计量学、语义学

揭示了数字人文研究涉及的主要学科领域，其中语

言学、艺术学、史学是数字人文的重要应用领域，而
文献计量学与语义学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理论与

方法支持。 话语、语料库、自然语言、数字图书馆反

映出数字人文的研究基础与分析对象，即各类数字

化的 数 据 与 资 源。 （ 数 据） 处 理、 描 述 分 析

（Ｐａｒｓｉｎｇ）、自然语言处理、数字化则描述了数字人

文研究的手段与方法，即借助计算机技术将人文学

科资源进行数据化处理并分析。 机器学习及研究

说明数字人文不断地影响人文学科的研究、学习活

动及交流方式。 由此可见，数字图书馆是数字人文

研究的重要基础设施，文献计量学是数字人文研究

使用的主要方法。 为了进一步探究图书馆学领域

数字人文研究的主题，对图书馆学中数字人文研究

论文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其中词频大于 ２ 的关

键词如图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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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图书馆学领域数字人文研究论文高频关键词（词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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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学领域出现了具有鲜明专业性的关

键词“信息”，扩充并深化了数字人文研究的数

据基础。 关联数据、文本挖掘、互联网、社交等

关键词说明图书馆学领域数字人文研究使用的

技术与方法更加注重资源的深度揭示与关联。
通过高频关键词共现时区图 （ 见图 ６、图

７），可以了解数字人文研究的主题变迁与演化

过程。 伴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

用，数字人文研究不断拓展其研究广度与深度，
从讨论数据库、电子文本与档案对人文研究的

辅助功能，到不断尝试使用网络与新媒体技术

融入到学术交流，重新理解与建构人文学科知

识，并催生新的分支，数字人文研究经历了从简

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 ２０００ 年之前，数字人文

研究出现的高频关键词是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ｃ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ＧＩＳ，处于萌芽阶段的数字人文

研究致力于人文资料的数字化建设和技术基础

设施完善，并在此过程中思考如何辅助人文学

者的研究，提升人文学科研究能力。 较早应用

计算机辅助研究的领域是语言学，由此产生计

算语言学，并促使人文计算的发展。 ＧＩＳ 技术是

数字人文领域较早引入的技术。 该阶段在图书

馆学领域出现的关键词与数字人文研究基本保

持一致，共同关注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处理

等研究问题。 在随后的十年中 （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数字人文研究出现了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Ｍｏｄｅｌ、Ａｌｇｏｒｔｈｍ、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ｒ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等关键词，处于起步阶段的数字

人文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方法以及计算机能

够实现的模型与算法进行人文知识的梳理与认

知。 数字艺术、数字史学等新兴领域应运而生，
专注于利用数字媒体与计算分析来促进艺术

学、历史学的实践、阐释、分析与研究［１８］ 。 数字

人文发展过程与数字图书馆紧密相关，诸多典

型的数字图书馆如美国珀尔修斯数字图书馆

（Ｐｅｒｓｅｕ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ＤＬ） 被视为数字人文

项目［１９］ 。 图书馆学领域出现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ｔｒｉｅｖａｌ、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等关键词，更加

关注信息检索与利用，这些是数字图书馆的功能

图 ６　 数字人文研究论文高频关键词共现时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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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图书馆学领域数字人文研究论文高频关键词共现时区图

体现，也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 互联网的发

展使学术信息获取更为快捷，学术研究交流与

合作更为便利，图书馆作为研究辅助部门，开始

关注学术交流与合作等研究主题，探索如何为

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如何支持

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等问题。 近几年（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 数字人文领域出现的关键词主要有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等。 处

于发展阶段的数字人文，在数字人文研究环境

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不断尝试

新技术的应用，探索新的学术交流模式，促进人

文知识的产生与扩散，数字人文研究在广度上

拓展到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等领域。 在图书馆学

领域出现的关键词是 Ｉｍｐａｃｔ、Ｌｉｎｋ Ｄａｔａ 等，由此

反映出图书馆学领域注重数字人文研究所产生

的影响，即关注研究成果的保存与分享，并将关

联数据应用于人文学科资源描述，更深层次挖

掘人文数据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人文知识的

重新构建与认知。
通过上述分析，结合图 １ 的时间分布曲线，

数字人文研究的演化路径（如图 ８ 所示）可描绘

为：计算语言学、大规模数据库和电子文本的建

设催生了人文计算的出现，使其成为计算机与

人文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 学者们通过对电子

形式信息的调查、分析和综合，研究数字化媒体

如何影响使用它们的学科，以及这些学科对计

算机知识有何贡献［２０］ 。 大规模数据库与电子文

本奠定了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营造了数字人

文的研究环境，同时形成数字人文研究的跨学

科方法论。 随着网络、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广

泛应用，数字人文的研究和应用领域更加广泛，
更为强调数字技术文化和环境中的人文研究，
关注到数字环境下人文问题的复杂性、媒介特

殊性、历史脉络、分析深度与批判及诠释，将人

文问题与数字技术、媒介融合研究，探究人文知

识在复杂数字环境中的发展状态和问题［２１］ 。 随

着数字人文研究的不断发展，其内涵更具兼容

性，强调计算转向，通过批判性研究与数字人文

研究方法的融合与创新，以演算法促进搜寻、检
索与批评过程，考虑重构人文知识的脉络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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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掌握其他研究方法无法察觉的趋势，从而构

建当代知识系统及认知方式［２２］ 。 计算机科学、
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学

科，语言学、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社会学等人

文学科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应用学科，两者不断

交叉与融合，逐渐衍生出数字人文研究的新方

向，如数字艺术、数字史学等。 图书馆学的理

论、方法及实践与数字人文研究形成协同发展

趋势。 从技术应用和数据基础的角度看，图书

馆学是数字人文产生的基础学科，也将是数字

人文成果的主要应用学科之一。 图书馆学领域

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与信息检索应用推动了数字

人文的兴起与发展，数字人文发展过程中不断

借鉴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解决人文学科的

研究问题，数字人文成果又被图书馆学利用，促
进实践与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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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数字人文研究的演化路径

３　 数字人文研究的热点分析

关键词共现网络可以展现一段时间内研究

文献集中反映出的热点词汇，能够体现某一研

究领域的热点问题［２３］ 。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ＩＩＩ 绘制

数字人文关键词共现图谱，并选择聚类功能，产
生了 ２５ 个关键词共现聚类（见图 ９），每个聚类

可以反映数字人文领域的一个研究方向。 为了

明确图书馆学领域对数字人文研究的关注方

向，采用同样方法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产生 ２２
个关键词聚类（见图 １０）。

采用关键词作为聚类标识，以具体化的名

词短语标识各聚类，以便客观归纳数字人文的

研究热点，结合每个聚类内的具体文献内容分

析，确定研究热点问题。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

选取前四大聚类的研究热点进行具体分析，各
聚类情况如表 １ 所示。

３．１　 数字人文的基本理论

数字人文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其内涵与外

延、理论与方法论等基本问题尚未形成共识，因
此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 Ｓｃｈｒｅｉｂｍａｎ 回顾了数

字人文的历史轨迹，对其发展形成阶段、方法论

和社区实践进行梳理，认为数字人文是通过技

术变革产生的新学科，并通过分析数字人文领

域主要会议的主题变化揭示该领域思想的演

化［２４］ 。 为了探索知识生产和转变的一般人文态

度与计算工具的关系，Ｄａｌｂｅｌｌｏ 利用谱系学方法

对数字人文领域的典型出版文本、项目和活动

进行深入剖析，认为在数字人文的话语体系中

强调可访问性与大众化，其重点是阐释数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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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数字人文研究论文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图 １０　 图书馆学领域数字人文研究论文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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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数字人文研究四大热点领域

研究热点 基本理论问题 人文学术实践转向 人文学术文化变革 研究基础设施建设

聚类编号 ０ １ ２ ３

文献数 ８３ ５４ ５１ ５０

轮廓系数 ０．６７ ０．８８１ ０．８１ ０．８９７

标签（ＴＦＩＤＦ）

（１８ ６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１７ １１）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１６ ６６）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１６ ５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１６ ５３） ｌａｔｅｎ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 １６）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
（１７ ６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 １５ ７６） ｓｐｅｅｃｈ 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
（１４ ９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１４ ２８）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１４ ９２）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ｌｏｇｉｃ；
（１４ ９２）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 １４ ９２ ）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１４ ９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１４ ９２）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１６ ０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４ ７）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
ｙ；
（１４ ２６）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３ ９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３ ９４）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ＬＩＳ 领域标签

（ＴＦＩＤＦ）

（２１ １７）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 ２１ ０７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
（ １８ ５４ ）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 １８ ５４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８ ５４）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７ ７５）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１７ ３１）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５ ６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 １５ ０１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ｐｅ⁃
ｃｉａｌｔｙ；
（１４ ０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５ ０１）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１５ ０１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ｕｐ⁃
ｐｏｒｔｅ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１５ ０１ ）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５ ０１）ｃｓｃｌ；
（１５ ０１）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ｔ⁃
ｉｃｓ

（ １６ ８２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
（１６ ８２）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１６ ８２）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１６ ８２）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ｖａ⁃
ｌｕ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１６ ８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是认识论的核心资源［４］ 。 数字人文使得人文学

科与自然科学（Ｈａｒ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共享方法论，通过

建立描述学术活动方法和功能的框架，解决 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技术如何在人文领域有效利用的问题，
改变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促进人文

学科的研究发展［２５］ 。 有学者提出将模糊集合论

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桥梁，寻找

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促进“两种文化”的关

联［２６］ 。 人文学科的“计算转向” （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ｕｒｎ）深化了数字人文研究，在人文学者的知识

视野中无形地融入算法参与［２７］ ，算法的应用在

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文学、 历史［２８］ 、 新闻社会

学［２９］ 和音乐［３０］ 等学科研究的发展。 在探讨基

本理论问题的同时，也有学者进行反思与展望，
认为数字人文研究在根本上是由分析方法和工

具驱动的，而不仅仅是数据提供和数字出版，这
一特点目前似乎被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所掩盖。
信息技术能够以多种形式支持人文学科，应用

于更为广泛的学科领域，而不仅仅是文本分析。
移动网络将带来新的互联网革命，数字人文在

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一系列具体和有争

议的问题。 数字人文不仅是接受技术，还需要

更加包容与强大，允许对新问题与发展趋势的

探究［３１］ 。
从理论层面探讨数字人文与图书馆及图书

馆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 有学者认为数

字人文和图书馆学的主要相似性是关注记录信

息的研究与实践，这是两个学科产生共同研究

兴趣并共享认识论的基础［８］ 。 图书馆学中的文

献计量方法为数字人文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方

法，并由此逐渐发展为在人文领域研究中运用

社会网络分析与因子分析等方法，不断丰富数

字人文的研究内容和认知方式。 Ｓｕｌａ 提出应该

在更大的关系框架中寻找数字人文与图书馆的

相互关系，并基于文化信息学构建了两者的概

念模型，将数字人文工作置于以用户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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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学科范式之中，全面融入图书馆日常

工作，包括人文资源数字化及保存、文本分析与

数据挖掘、资源导航与开放获取以及技术咨询

与培训指导等［６］ 。 数字人文是起源于实践的学

科，其基本理论问题处于开放探讨阶段，与图书

馆学的关联性也处于不断探索中。 毋庸置疑，
两个学科均与信息和计算机相关技术密切相

关，其协同发展关系也将随着实践应用而越发

明确。

３．２　 新技术驱动下的人文学术实践转向

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和网络基础设施计划积极推进

新形式的科学实践。 源起于自然科学的技术与

工具逐渐转向于人文科学，支持人文科学研究

实践，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嵌入研究过程，融入

知识理解之中［３２］ 。 研究者在记录知识的存储过

程中，承担着双重角色，既是智力产品的消费者

又是生产者。 新技术的不断介入，需要人文学

者在数字环境中寻求和使用新形式的信息，并
产生新型的学术产品［３３］ ，促使传统人文学术实

践转向，以适应数字学术环境。 因此，有的学者

立足于现实，通过调查人文学者的信息行为，了
解其信息检索能力，使用技术和工具的偏好、特
点与困难，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揭示人文学者

的学术活动特点，掌握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以
期通过技术应用、工具开发和系统设计不断开

辟新的路径，促进人文数字学术实践活动［３４－３５］ 。
也有学者聚焦于人文科学的教育与学习，认为

数字人文实践呼唤知识生产的新方法，引发对

学习模式的反思，需要将设计思维整合到数字

学习与数字学术中，以用户为导向，通过新的学

习方式和知识产生模式影响认知水平［３６］ 。 新的

教育背景下，校园与课堂环境文化不再单纯来

自教师，还来自于计算机［３７］ ，尤其在人文学科教

育中，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新技术与新工具，通过

新的教学模式建立良好的交流环境，丰富课堂

学习，也是数字人文领域关注的问题。 知识的

存取、利用、生产与传播构成了人文学科学术实

践的体系。 在技术驱动下，这一循环过程各个

环节的变化导致人文学术实践的转向，成为数

字人文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在数字人文学术实践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早期的数字化合作项

目到文本挖掘相关项目与创客空间建设，图书

馆一直关注信息的获取与保存，并成为学术研

究活动的重要合作者。 数字人文的学术实践方

式与项目成为图书馆与研究者合作的常用方

法，如数字学术出版、数字图书馆和数字馆藏、
文本挖掘、数字教育。 图书馆在参与合作中，逐
渐从辅助支持者的角色转变为研究合作者。 尽

管图书馆对于参与数字人文项目尚未有明确的

政策与组织机制，实践中图书馆从未停止与数

字人文活动的互动［３８］ 。

３．３　 新合作模式引发的人文学术文化变革

开放式探索是科学研究的核心，广泛变革

的技术促进了研究者之间新的交流与合作习惯

的形成，引发传统科研文化变革。 传统人文学

科具有个人自主探索的刻板印象，互联网的快

速发展与广泛应用，逐渐渗透到人文学者的学

术交流中，提供了包含现有的工具与可能的学

术共同体的新途径，协同工作不仅扩展研究网

络，也让交流与沟通渠道更加透明［３９］ ，形成开放

的学术文化。 一些实践社区汇集跨机构的教

师、ＩＴ 专家和学生，组建虚拟研究团队。 高效的

研究团队以合作为基础，学生也有机会参与其

中，从而实现新形式的教育与学习［４０］ 。 数字资

源的广泛利用与普遍获取减少人才进入知识精

英领域的壁垒，降低了学习者的门槛，更加开放

的研究模式让众包模式在科学研究领域彰显价

值［４］ 。 在社会网络的影响下，公众可以通过开

放平台参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４１］ 。 更加灵活、
可扩展且可容纳多种方法的框架被提出，不仅

需要激发公众参与知识创新，还要面对不同的

情感认知与需求［４２］ 。 数字人文加快了人文学科

资源的大众化获取和知识流动，突破了原有自

主探索的封闭学术文化，形成跨学科与公众参

与的开放学术文化与科研运行机制。 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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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正在开放中经历新的变革，并将在变革中

实现更加有价值的开放［４３］ 。
数字人文本身是一种学术交流的形式。 目

前，图书馆创建的数字人文中心或数字学术中

心发展并不均衡，有的专注服务，有的则专注研

究与分析，更多的是进行研究实验与应用开发。
通常这些活动都声称合作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包括分享思想、资源、工具或是专业知识，然而

在图书馆实践中效果并不乐观。 Ｍｉｌｌｅｒ 以 ＭＴＳＵ
（中田纳西州立大学）图书馆开展的相关活动为

基础，构建一个数字人文中心创建框架，包含数

字学术的界定、领导角色、成功的步骤、合作者

投资以及图书馆文献基础建设，总结关键要素

以供图书馆开展相关活动借鉴［４４］ 。 从学术交流

的角度看数字人文，其研究过程与项目实施需

要跨学科合作，开放的学术文化允许更多人参

与到研究活动中。 这就需要一个开放的平台进

行学术交流与互助，也是图书馆参与数字人文

的重要契机。 诸多学者从图书馆实践出发，探
索数字人文融入图书馆工作的可能，如为支持

数字人文研究提供资源与服务，开辟学术交流

的空间场所，搭建虚拟网络平台等。

３．４　 面向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主要特征是大数据与大结构，
其范式转移到人文学科，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
是必须要考量的问题。 人文学科内技术和基础

设施的改变与转换是基础，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Ｂｌａｎｋｅ
认为人文学科研究基础设施最好以人文数字生

态的观点来架构［４５］ 。 面向数字人文的资源组织

揭示与虚拟研究环境构建是研究基础设施构建

的主要问题。 目前很多数字人文资源被开发并

能够在网上浏览， 但是利用情况不尽相同。
Ｗａｒｗｉｃｋ 等人通过日志分析方法识别 ２１ 世纪以

来流行和广泛使用的数字人文项目，分析它们

能够被很好利用的共同因素，从资源、用户、管
理、可持续性与传播等方面为资助者和创作者

提供一系列建议，从而保证数字人文资源可以

保持长期使用［４６］ 。 跨学科的人文研究者习惯于

扩展他们的知识基础，为新受众创建文本，通过

探索和翻译不同领域的信息来制定跨学科信息

管理的策略，在非正式的合作关系中建立活动

与资源，这些特点为数字图书馆支持复杂的学

术工作提供了一个整合的工作框架［４７］ 。 Ｂｌａｎｋｅ
和 Ｓｉｍｅｏｎｉ 提出需要为人文学科创建一个更为

通用的虚拟研究环境。 这种虚拟研究环境超越

特定或重点任务，不仅能够提供服务，而且可以

支持更多通用的人文研究活动。 具体而言，平
台开发者通过调查相关实例整合作为人文研究

基础的那些分散、异构的信息，支持人文研究的

平台要以研究人员为中心，为研究人员提供可

注释的环境，支持自主阅读和学术对话，实现研

究人员的高度互动［４８］ 。
在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中，图书馆的作

用不容忽视，在图书馆学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也

是最重要的研究热点。 Ｍｏｒｇａｎ 提出将文本挖掘

等数字人文计算技术整合到图书馆目录和发现

系统中，扩展查找与获取的功能，使学者通过检

索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的数据，并从中发现一些

规律［４９］ 。 图书馆学领域一直关注的信息组织与

检索也是数字人文领域的重要内容。 数字人文

研究的基础是结构化和注释丰富的语料库，有
足够可访问的丰富数据才能够产生高阶知识。
将高级搜索引擎与文本挖掘技术整合，建立数

字人文资源揭示的综合环境，是图书馆参与数

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方式与途

径［５０］ 。 技术与工具常常成为图书馆与数字人文

研究的交叉领域。 ＯＭＥＫＡ 是一个自由灵活、开
放源码的 Ｗｅｂ 发布平台，可以简单快捷地完成

内容创建与管理，让用户更加专注于内容和解

释而不是编程，增加用户的互动参与［５１］ 。 通过

ＯＭＥＫＡ 应用于图书馆与数字人文项目的合作

与实现案例分析，Ｒａｔｈ 认为图书馆员在数字人

文社区承担着有价值的工作，能够提供专业知

识与信息标准，在促进数字人文查询与数据处

理等方面是较好的合作实践者，并能够促进知

识构建［５２］ 。 由此可见，图书馆在数字人文研究

基础设施建设中能够发挥重要且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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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对我国图书馆发展的启示

数字人文研究涉及研究主题非常广泛，呈
现显著的跨学科特点。 大规模的数据库与电子

文本催生了数字人文的产生，网络与信息技术

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人文的发展，并不断深

化和改变人文学科的学术交流方式、知识认知

与生产方式。 从研究内容看，有关数字人文的

基本理论问题，如概念、内涵与外延等在学界尚

未达成共识。 现有论文研究深度不够，缺乏理

论建构，造成数字人文研究根基不扎实。 重视

人文研究的基础设施构建，而忽略了数字人文

中技术的认识论地位。 数字人文应当被视为一

种生产知识的途径，通过学科之间的借鉴与融

合，创造新的人文知识。
从数字人文的演化路径看，图书馆学是数

字人文产生的基础学科，数字人文的实践与研

究离不开与图书馆密切相关的数据库、电子文

本与档案，甚至一些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就被视

为数字人文项目。 就学科本质而言，图书馆学

与数字人文都是产生于实践领域的学科，图书

馆学来自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数字人文则来自

人文计算，通常被认为是为科研与学习提供相

关计算服务。 因此两者的共同点为既是一个具

有自我话语权的学术领域，又为其他学科的研

究提供支持［２］ 。 就实践领域来说，图书馆与数

字人文都关注记录信息与文本的研究与实践。
图书馆是专门收集、整理、保存、传播知识并提

供服务的机构。 数字人文致力于在人文学科研

究中融合数字技术，使传统资料和信息的查找

和研究方式变得更加省时省力，实现一些非数

字环境中的功能，赋予研究成果更强大的信息

传递能力。 对检索、元数据、资源描述、分类、出
版与传播、开放获取、关联数据、数据挖掘、资源

管理与管护等方面的共同兴趣，让图书馆与数

字人文有了更多的交集。 图书馆的责任与职能

使其具有先天优势，能够在信息组织与描述、人
文数据管护、数字人文资源长期保存等方面提

供强大的支持。 同时，通过数字人文成果的应

用，图书馆可以完善自身资源与服务平台，参与

数字人文研究分析工具的研发与推广，从而提

供更好的服务，促进人文知识的交流与创新，形
成两个学科领域的协同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和梳理，笔者认为我国图书

馆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数字人文的理论

研究与实践探索。
第一，以更为宽广的融合视角审视图书馆

与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

域，对人文学科研究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图书

馆界只有深刻地理解数字人文，才能更好地融

入到数字人文研究与实践中。 技术驱动的人文

研究仅是数字人文的初级阶段，研究问题是人

文知识创新的源泉，研究方法和工具是人文知

识创新的途径。 图书馆需要转变角色定位，突
破辅助支持型服务模式的限制，以研究者的角

色介入数字人文实践，并开展相关理论研究。
尝试从信息学、知识学等理论视角深入分析图

书馆与数字人文所面临的问题，构建更宽广的

理论框架。 图书馆与数字人文不应该仅停留在

简单的服务与支持层面，应该是面向人文学科

研究工作流程的全面融合，有效推动人文学科

的研究与发展。
第二，营造友好的数字人文环境。 数字人

文是需要人文学者、信息专家、计算机专家和图

书情报领域专家共同完成的跨学科、跨机构研

究工作，如何更好地交流与合作成为核心问题。
图书馆作为资源中心和服务中心，在数字人文

研究基础设施建设上具有先天优势。 图书馆可

以为我国数字人文研究搭建平台，提供资源、技
术与空间支持，营造虚实结合的数字人文研究

环境，增强研究者交流与合作的便利性［５３］ 。 数

字人文极大地激发人文学者对技术使用的需

求，图书馆需要帮助人文学者合理有效地利用

数字人文相关的技术与工具，以工作坊及研讨

会的方式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与指导。
第三，建立有效的组织与管理。 图书馆要

融入数字人文，离不开资源与人员的组织与管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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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图书馆事业的价值决定了其对信息获取的

浓厚兴趣，对信息保存的关注。 图书馆的资源

组织与管理应该伴随数字人文整个研究过程，
从前期的资源收集、整理与揭示到数字人文成

果保存与传播，图书馆都可以参与甚至主导，尤
其在数字人文资源的维护与长期保存方面更需

要图书馆承担责任［５４］ 。 在人员的组织与管理方

面，国外图书馆有的建立数字人文中心，设立专

门的数字人文馆员，也有图书馆只是兼职或临

时人员从事数字人文相关工作。 就我国现状而

言，图书馆需要依据图书馆员的能力和构成，面
向具体数字人文项目，灵活进行人员的组织与

管理。 需要建立相关计划和激励机制，以提升

图书馆员的能力，激发工作热情。 图书馆员必

须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积极融入数字人文项

目中，更好地开展数字人文工作。
我国数字人文研究与实践刚刚起步，大多

学者对数字人文的理解和认识不够深入，持谨

慎态度。 迅猛而广泛的技术变革，为科学研究

中获取、存储、处理与传播海量数据与信息提供

了新方法；在开放科学环境中，人文学科的学术

实践与学术文化转向是必然趋势。 科技与人文

需要更为生动和深刻的融合，图书馆在这个过

程中不可或缺，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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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Ｅｄｍｕｎｄｓｏｎ Ｈ 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７７，６（６）：９５－１２９．
［１２］ 陈静． 历史与争论———英美“数字人文”发展综述［ Ｊ］ ． 文化研究，２０１４（２）：２０６－ ２２１．（ Ｃｈｅｎ Ｊ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４
（２）：２０６－２２１．）

［１３］ Ｂｅｒｒｙ Ｄ 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ｕｒ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７－３０］． ｈｔｔｐ： ／ ／ ｐｅｏ⁃
ｐｌｅ．ｃｓ．ｖｔ．ｅｄｕ ／ ～ ｋａｆｕｒａ ／ ＣＳ６６０４ ／ Ｐａｐｅｒ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ｐｄｆ．

［１４］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 Ｊ］ ． 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５，３３（ ２）：２４２ － ２５３．

０２８



柯　 平　 宫　 平： 数字人文研究演化路径与热点领域分析
ＫＥ Ｐｉｎｇ ＆ ＧＯＮＧ 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

（Ｃｈｅｎ Ｙｕｅ， Ｃｈｅｎ Ｃｈａｏｍｅｉ， Ｌｉｕ Ｚｅ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ｏｍａｉｎｓ［Ｊ］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３３（２）：２４２－２５３．）

［１５］ ＭｃＣａｒｔｙ 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７－３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ａｔｈ．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ｅｄｕ ／
ｈｃｓ ／ ｍｃｃａｒｔｙ．ｈｔｍｌ．

［１６］ Ｗａｎｇ Ｘ Ｇ，Ｍｉｔｓｕｙｕｋｉ Ｉ． Ｃｏ－ｗｏ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２００９．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ＵＳＡ：２００９．６：１４８－１５０．

［１７］ 魏瑞斌． 社会网络分析在关键词网络分析中的实证研究［Ｊ］ ． 情报杂志，２００９，２８（９）：４６－４９．（ Ｗｅｉ Ｒｕｉｂｉｎ．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０９，
２８（９）：４６－４９．）

［１８］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５－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９］ Ｚｈａｎｇ Ｙ．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３６ （ ４ ／ ５）：

３６２－３７７．
［２０］ Ｋｉｒｓｃｈｅｎｂａｕｍ Ｍ Ｇ． Ｗｈａｔ ｉ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ｓ ｉｔ ｄｏｉｎｇ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０７－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ｉｐ．ｃｃｈ．ｋｃｌ．ａｃ．ｕｋ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２ ／ ０１ ／ ｋｉｒｓｃｈｅｎｂａｕｍ＿ａｄｅ１５０．ｐｄｆ．
［２１］ Ｂｅｒｒｙ Ｄ 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Ｍ］ ／ ／ Ｂｅｒｒｙ Ｄ Ｍ．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２：１－２０．
［２２］ 郑宇君． 向运算转：新媒体研究与资讯技术结合的契机与挑战［ Ｊ］ ． 传播研究与实践，２０１４，４（ １） ．６７－ ８３．

（Ｃｈｅｎｇ Ｙｕｊｕ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ｕｒｎ ｆｏｒ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４，４（１）：６７－８３．）

［２３］ 侯剑华． 工商管理学科演进与前沿热点的可视化分析 ［Ｄ］． 大连理工大学，２００９．（Ｈｏｕ Ｊｉａｎｈｕａ．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ｎｔ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 Ｄ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

［２４］ Ｓｃｈｒｅｉｂｍａｎ 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ｃｅｎｔｒ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ｉｅｓ［Ｊ］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３７（３）：４６－５８．
［２５］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Ｓ，Ｂｌａｎｋｅ Ｔ，Ｄｕｎｎ 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ｓ：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Ｊ］ ． 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３６８（１９２５）：３７７９－９６．
［２６］ Ｔａｂａｃｃｈｉ Ｍ Ｅ，Ｔｅｒｍｉｎｉ Ｓ． 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ｒｉｄ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ｒ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４，２９（１）：１０４–１１７．
［２７］ Ｐｉｓａｒｓｋｉ Ｍ．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 Ｊ］ ． Ｃｅｓｋ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２０１５，６３ （ ６）：

９０７－９１７．
［２８］ Ｚａａｇｓｍａ Ｇ．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 ． Ｂｍｇｎ Ｌｏｗ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３，１２８（１）：３－２９．
［２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 Ｗ．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Ｊ］ ．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２，

１５（７）：１００５－１０２１．
［３０］ Ｓｔｉｎｓｏｎ Ｊ，Ｓｔｏｅｓｓｅｌ Ｊ．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ｍｕｓｉｃ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 Ｅａｒｌｙ Ｍｕｓｉｃ，２０１４，４２（４）：６１３－６１７．
［３１］ Ｔｈａｌｌｅｒ Ｍ．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Ｊ］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３７（３）：

７－２３．
［３２］ Ｆｌｏｒ Ｇ Ｄ Ｌ，Ｊｉｒｏｔｋａ Ｍ，Ｌｕｆｆ Ｐ，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ｕｐ⁃

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ｅｘｔｓ［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
ｔｉｖｅ，２０１０，１９（３４）：３０９－３３４．

［３３］ Ｐａｌｍｅｒ Ｃ 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５６（１１）：１１４０–１１５３．

［３４］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Ｇ，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Ｓ Ｊ，Ｂｌａｎｄｆｏｒｄ Ａ，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ｂ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Ｊ］ ．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Ｎｏｔ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３６５２：２１８－２２９．

［３５］ Ｖｉｌａｒ Ｐ，Ｊｕｚｎｉｃ Ｐ，Ｂａｒｔｏｌ 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ｏｆ Ｓｌｏｖｅｎ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５，２０（２０）：６７０－６７１．

０２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六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６

［３６］ Ｂｕｒｄｉｃｋ Ａ，Ｗｉｌｌｉｓ 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Ｊ］ ．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１，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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